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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都江堰市因为
拥有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在都江
堰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双遗马拉松赛事也因此
声名远扬。

记得 2018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都江
堰出发，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虽然只是半
程马拉松，却从此爱上了跑步，养成了跑步的
习惯，再也停不下来。

因为同事帮忙报名，又没有参赛经验，直到
领取参赛包时才想起还有比赛之事，不得不“临
时抱佛脚”，草草地在操场上热了身。凭着在操
场上跑了几圈的准备就敢毅然上场去挑战马拉
松——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2018 年 3 月 18 日，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情到达起点时，赛道上早已人头攒动，排在指
定区域的我们毫不起眼。现场锣鼓喧天、人声
鼎沸，主持人激昂地介绍着都江堰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和双遗马拉松的举办历史，无人机在
头顶上空盘旋。

随着一声枪响，选手们如开闸的潮水喷涌
而出。赛前，向有跑马经验的人取经时得知了
一些比赛秘笈：经过计时地毯的时候一定要反
复去感应、喝水时小口喝打湿口腔即可、全程
均衡发力、可以跟一队配速相当的医护跑者同
跑、一旦抽筋就找志愿者喷云南白药……然而，
随着现场跑者们风一般地飞起来，完全按捺不
住内心的激动，也一鼓作气地跟着飞奔，赛道
两侧的围观加油群众与团体更是振奋人心，有
唱歌加油的，有击鼓鼓劲的，民间腰鼓队、企事
业单位人员，甚至还有小朋友，都在为参赛选
手们呐喊助威，陌生人也会为你拚命鼓掌——
霎时，你感觉自己不是一个跑者，而是一名英
雄！

刚开始的两三公里还算顺畅，在人群中你
追我赶。接下来，便有些力不从心了，不得不放

慢了脚步，甚至走了起来。看到身旁一个个身
影闪过，内心被无数次碾压，刚想加速追赶，脚
却不停使唤。在人群中行走，总有些格格不入，
连自己都鄙视自己。赛场上形形色色的跑者总
让人再次鼓起勇气：有些60多岁的大爷在坚持
跑步，虽然步履不算轻快；有“家搭子”的上场父
子兵；有靠双手前行的“轮椅跑者”；甚至还有盲
人跑者……看到他们的坚持和勇气，仿佛注入
了一剂强心针，让我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沿途除了有“孙悟空”“熊猫”等身着奇装异
服的选手，还有都江堰、青城山的自然景观陪
伴。将赛道贯穿融入景区真是明智之举，让选手
们在跑步过程中既领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又向世界进行了推广宣传。一些外地跑者在桥
上拍照，想跟李冰父子留下的水利工程同框；在
通往青城山方向的陡坡赛道上，有些外国友人有
些“水土不服”；更多的选手则在油菜花的“夹道
欢迎”中享受大自然的清新花香。

我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起起落落，上坡下
坡。赛程过半后离终点越来越近，10公里……
8 公里……2 公里，这次终于吃到了“疏于锻炼
的苦”，小腿也开始抽筋，即便喷了云南白药，
刚一抬脚也立马抽筋，只好一瘸一拐地往终点
挪步，而心里是那么微弱无助。终于，终于到
达了终点——当工作人员把沉甸甸的熊猫奖牌
挂到我脖子上的那一刻，人生第一次半程马拉
松画上了句号。赛事结束，从此养成了跑步的
习惯，爱上了双遗马拉松。

后来，虽然一起跑步的朋友中有的退出了，
但我依然保持着跑马拉松的热情，特别是成都
一年一度的双遗马拉松赛事总能勾起自己第一
次“跑马”时的激动之情，还有抽筋时狼狈不堪
的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此时油菜花开得正
艳，在阳春三月的春风里，我和跑友们又将与
双遗马拉松重逢，续写“跑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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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雅安市草坝镇草坝中学读书时，
有两次春游是我至今都难以忘记的。

1987年，我还在草坝中学上初一，学校组
织春游，全班同学一致选择去周公山。

春游那天天气晴朗，我们乘坐渡船过了
青衣江。到了上午九点过，可山区公路上依
然东一团西一团地弥漫着浓雾，活像电影里
的仙境。上周公山的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
时，山路就弯进了大片大片的刺笆竹林中。
而我们几个腿脚快的男同学把班上其他同学
远远地甩在身后，率先上到了前面的竹林
中。越往山顶走，山路两旁的竹林也越茂
密。我和简林海、王忠、简银瓶四个人正兴致
勃勃地往山上爬，“咯咯、咯咯、咯咯”，山路旁
的竹林里传来一阵叫声。“是野鸡”，简林海马
上大声地叫了起来。话刚说完，一只受到惊
吓、拖着长尾巴的野鸡便从我们身旁的竹林
里“扑楞楞”地飞出来，贴着竹梢飞了几转，便
飞往远处去了。“有公就有母”，简林海和他爸
一起上山打过猎，他说：“肯定还有母野鸡。”
我们拨开刺笆竹丛，果然看到一只母野鸡正
慌慌张张地往竹林里钻。野鸡窝里，六七个
比鸡蛋稍小的野鸡蛋赫然出现在了我们眼
前，让我们惊喜了好一阵。

待到全班同学都爬上山顶时，已接近中
等一点钟了。在周公山的山顶有个仅剩坛底
的庙宇祭坛（后来才知道这个庙宇叫铁瓦
寺），周围全是荒地。上了山顶，大家正在捡
柴烧火准备野餐时，不知谁突然大声叫了一
声，“你们快过来看啊！”于是大家都跑到山顶
北面的陡坡边往山下看，但见半山腰云雾缭
绕，山下的青衣江水弯弯曲曲地从上游流下
来，绕着山脚，又弯弯曲曲地往下游流去。而
青衣江对岸就是草坝镇，此时，在我们眼里，
镇上的房屋、街道、田地，全都静卧在那里，像
一个个或方或圆的玩具模型。站在陡坡上看
着望着，一阵凉爽的山风迎面吹过来，顿时，
我心中升腾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
豪迈气概。

那次爬周公山春游，对我来说，最有纪念
意义的当属我、简林海、王忠、简银瓶四个好
朋友和班主任郑德全老师在坛底前的合影留
念了。照片上，在那个破败的坛底前，我们四
个好朋友亲密无间地簇拥在郑老师身后，一
个个脸上都笑得十分开心。

1989年，我在草坝中学上初三时，初中时
代的最后一次春游，全班同学选择了荥经县
的云峰寺。

云峰寺在荥经县城外的云峰山上。这是一
座始建于唐、赐额于宋、兵毁于元、修复于明、续
修于清的千年古寺。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在此留
下了踪迹。张大千就曾在寺内吟诗作画，为这
座千年古刹增添了厚重的人文色彩。

那次春游由我们的班主任张承业老师带
队，全班同学包了一辆客车直达荥经。那天
也是天气晴朗，从雅安到荥经，一路上都是暖
暖的阳光。进入云峰寺，宏大的庙宇建筑、张
挂在禅房内的名人字画，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可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寺内外的桢楠、银杏、古
杉这些已生长了上千年的珍稀古树。大家在
寺内外参观游览，在亭外道旁，随处可见参天
古树。一棵棵古树树冠如盖，荫翳蔽日。同
学们都是第一次到云峰寺，一个个感叹不已。

云峰寺的古树以桢楠居多，树干小则要
五六人合抱，大则需七八人才能合抱。听说
寺内那棵最大的“桢楠王”树龄已有 1700 多
岁，这更让我们吃惊不已。

那天，全班同学在云峰寺参观了一整天，
观赏了一天的古树。那天，我在寺內见到了
一副对联的上联——十余里入山不深每登堂
参拜顿觉红尘隔断。小小年龄，对其含义模
棱两可，只觉深奥美好，难以忘怀。

学生时代的两次春游，那么美好，那么难
忘！

家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 兰祖全

入夜，一岁半的小儿子从邻室奔来，拉我衣
襟道：“爸爸妈妈水我。”我马上破译了这段密
码：爸爸，妈妈，请打水洗我，我该睡觉了——
我心中很得意，此子颇能抓住关键问题，造句
亦有古风。

小儿子比大儿子晚一刻钟来到这个世界。
二子均大眼小嘴，胖乎乎的，十分漂亮。外人
根本无法区分谁大谁小，家人也时时弄混。但
只需说：“大双举手。”大儿子便会高举白藕般
的小手，以示区别。

入冬，一觉醒来，窗外一片银白世界。四川
少雪，便抱二子到阳台观赏雪景。大儿子面对
漫天飞雪茫然惊诧，叹道:“下灰了。”小儿子则
纠正：“下盐了。”秋风起时，大儿子迎风纳凉，
大叫：“好多风啊。”小儿子郑重地点点头：“那
们(么)多风。”

早餐的鸡蛋，只煮两枚，大儿子好强，总要
选大的，小儿子争不赢，便自我安慰：“我让哥
吃大蛋。”或言：“我喜欢小蛋。”

走路，大儿子定要走前面，小儿子超前，便
被强行拽住，若不归位，两兄弟便会扭成一团，
你拧我耳朵，我抓你脸蛋，哭声震天。分开二
人后问大儿子：“为啥不让弟弟走前面？”

大儿子满有理由：“我先生。”或言：“我是
哥哥。”

他们还是婴儿时，共眠一床。不料，外婆目
力不济，手持奶瓶，竟不知谁喝了。夜半啼哭，
此唱彼合，全家不宁。由此决定分床，一个随

外婆，一个随妈妈。二子均愿投入妈妈怀抱，
相持不下，怎奈妈妈只有一个。

兄弟俩酷爱平等，衣帽一色一式，分糖一人
一粒，喂饭一人一匙，玩具一人一件。若不均，
便会闹“革命”，拿起电子手枪威胁我妻道：“打
妈妈。”

近来，二子绕室奔跑，或毁烟缸，或毁杯
盘。一问谁在闹，哥哥说是弟弟，弟弟说是哥
哥，相互推脱。一日，妻惶然告我：“小双坏家
伙，明明他要吃糖，自己不说，却去启发大双，

‘哥哥，你吃不吃糖？’”我忍不住大笑，此子了
得，已知用计也。

一天，小儿子玩积木玩得正痴之时，忽然高
叫一声：“爸爸，我要屙粑粑。”边叫边跑向厕
所，突然大哭道，“屙出来了。”解开秋裤，臭气
袭人。妻为其换完新裤后，还是气得打了几下
屁股，小儿子哀声动地。听见哭声，大儿子跑
来拉住妻的衣襟求情道：“妈妈莫打弟弟。”听
之令人感动。

妻洗澡，二子便趴在浴室门下的百叶窗偷
看，嘻嘻哈哈，乐不可支。妻大声呼救：“快来打
哟！”对此，我颇不以为然，高卧藤椅中，恬然品
茶，其乐陶陶——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由他去
吧。

路人羡慕，谓我与妻福气好，我们便谦虑一
番：“好啥子哟，麻烦死了。”嘴上虽然这样说，
心里却像灌了蜂蜜一样甜。我们不慕富贵人
家，只愿安享天伦之乐。

爱上双遗马拉松
□ 杨桃


